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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考察小学生劳动认知对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采用修订的小学生

劳动认知问卷和家长引导问卷，自编的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信息问卷对502名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1) 小学生劳动认知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18, p < 0.01)，小学生劳动认知与家长引导

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26, p < 0.01)，家长引导得分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14, 
p < 0.01)。2) 家长引导在小学生劳动认知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中起中介作用(β = 0.11, t = 2.34, p < 
0.05)。3) 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在家长引导和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中起调节作用(β = 0.17, t = 2.80, p 
< 0.01)。结论：小学生劳动认知不仅能正向影响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长短，还能通过家长引导对其

产生间接影响，且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在家长引导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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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labor cognition on the labor duration of daily living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A total of 502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revised labor cognition questionnair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parent guidance questionnaire and the self-designed daily living labor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①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
bor cognition and labor duration of daily living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 = 0.18, p < 0.01), the 
labor cogni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parental guidance (r = 0.26, p < 0.01), the score of parental guidanc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abor duration of daily living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 = 0.14, p < 0.01). ② 
Parental guidanc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abor cognition and 
the labor time of daily living (β = 0.11, t = 2.34, p < 0.05). ③ Peer labor duration plays a mod-
erating role in parents’ guidance and students’ daily life labor duration (β = 0.17, t = 2.80, p < 0.01). 
Conclusion: The labor cogni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not only positively affects the labor 
duration of daily living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it through parents’ 
guidance. The peer labor duration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parents’ guidance and the labor 
duration of daily life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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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劳动的价值、弘扬劳动精神、树立劳动观念等内容多次进行讲

话。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颁布，明确指出要引导小

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劳动教育要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1]。当前小学生远离劳动的现象较为

普遍，不仅缺乏锻炼，而且对劳动产生误解[2]。通过研究发现，劳动观[3]、学校劳动教育的弱化和异化

[4]、家庭劳动教育存在误区[5]和社会劳动氛围不浓厚[6]都会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产生影响，但是

现有的研究较多关注劳动认知，对小学生的劳动行为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探究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

时间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符合现阶段我国推行劳动教育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小学生劳动认知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 

劳动认知，具体地说是人们对待劳动的根本态度和基本观点，包括对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劳动态

度、劳动价值等的认识[7]。认知行为理论[8]强调，认知、情绪、行动三者间相互影响，认知过程决定了

行动的产生。祝玉叶[9]研究发现，积极劳动认知的小学生，其中 81.36%的小学生劳动时间在 10~20 分钟

之间，而消极劳动认知的小学生，只有 28.57%的小学生劳动时间在 10~20 分钟之间。时阳梅[10]研究发

现，一部分小学生自身劳动观念存在问题，缺乏积极的劳动认识，表现出对劳动的抵触与讨厌；同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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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在家和在学校劳动时间都偏短，有 11%的学生在家几乎不做家务劳动。王爽[11]通过

访谈发现当前小学生对劳动的认知不足，缺乏劳动实践的机会，劳动实践的量较为缺乏，劳动时间较短。

朱文静[12]通过调查和分析得出，相当一部分学生劳动认知出现偏差，不能深刻理解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劳动情感消极，劳动频率低，劳动时间短。只有在正确劳动认知的指引下，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

影响自身的劳动行为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因此，当小学生劳动认知的积极性提高时，劳动实践的落实度

提升，劳动时间的长度也随即增加。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小学生劳动认知对小学生劳动时间有影响，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比较少。

因此，基于认知行为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提出本研究的第 1 个假设：小学生劳动认知的积极性得分显

著正向预测日常生活劳动时间。 

1.2. 家庭教育对小学生劳动的影响 

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家庭成员是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且每个成员之间都是交

互作用的[13]。根据该理论，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在劳动中家庭成员彼此交流、互动、

协作，家庭成员劳动影响儿童的劳动行为。Kim K. J. et al. (2019) [14]也通过数据证明父母的家务劳动对

青少年子女的家务劳动产生影响。周晓虹[15]认为，在劳动观和劳动行为方面，父母也受到了孩子的影响。

艾莉儿·卡纳佛，奈塔·格兰斯基和任玉(2015) [16]调查得出，在家庭功能的环境中，父母和子女的劳动

观受到双方互动的影响。其次，科学的教育引导方式对于儿童的劳动习惯养成有促进作用，不合理的引

导方式对于儿童劳动习惯的养成形成阻碍[17]。蒋丽[18]在调查中发现，母亲在劳动上督促和引导促进学

生形成良好劳动行为；而母亲对学生劳动没有干涉和矫正的，导致学生在劳动过程中较为散漫。李巧清

[19]研究发现，占比超过 61.55%的家长只要求孩子做简单的家务活，对于稍难或有点难度的家务活都不

会让孩子做，并且家长在孩子劳动时缺乏陪同、及时指导与监督评价。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家长引

导儿童劳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少量以往研究关注家长在家庭劳动教育的作用，且以家长引导方

式类型为主。此外，虽然学生劳动认知对学生劳动时间的影响已经得到证实，但对小学生劳动认知和小

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依然相对有限。因此，本研究引入家长引导频率这

一概念，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探讨家长正向引导频率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的关系，提

出本研究的第 2 个假设：家长正向引导劳动频率在小学生劳动认知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中起中

介作用。 

1.3. 同伴对小学生劳动的影响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20]，人的许多行为都是以社会为中介，通过观察、模仿别人的行为而习

得的。当小学生和同伴共同劳动时，小学生通过观察效仿同伴的劳动行为，参与共同劳动任务中，从而

习得劳动技能和培养劳动认知[21]。对小学生来说，同伴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主要交往对象，影响着小学生

的身心发展。儿童通过对同伴行为的注意、保持、再现、强化的过程，将这一行为内化进自我的认知图

式之中，成为自我行为的一部分。金二红[22]在实践中发现，同伴之间通过合作不仅满足了自己影响别人

的需要，还提高了认知水平，形成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王颖[23]调查得出，39.5%的学生是看到同学或

朋友参加劳动才劳动；17.5%的学生表示在劳动过程中，如果看到其他同学不认真劳动，自己则不认真劳

动。由此看出，同伴共同劳动对小学生劳动行为的表现以及劳动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虽然

以上文献发现同伴与小学生劳动存在密切联系，但很少探究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基

于社会学习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提出本研究的第 3 个假设：同伴共同劳动在家长引导和小学生日常生

活劳动时间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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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以小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了本次研究，并提出以下模型假设，如图 1。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with regulation 
图 1. 有调节的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抽取广东省某市两所小学的 3~6 年级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502 份，回收有效问卷

47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63%。其中，三年级 86 人，四年级 133 人，五年级 136 人，六年级 115 人。男

生 257 人，女生 214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小学生劳动认知问卷 
采用李佳雯[24]编制的小学生劳动习惯现状问卷中的劳动认知维度，共 15 个项目，1 (完全符合)~5 (完

全不符合) 5 级评分。所有项目总分，得分越高，代表劳动认知越积极。在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 

2.2.2. 家长引导问卷 
参考周思瑶[3]等人编制的问卷设计的基础上，对问卷题目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家长引导的问卷。

共 11 个项目，1 (总是)~5 (从未) 5 级评分。所有项目总分，得分越高，代表家长引导学生积极劳动实践

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7。 

2.2.3. 日常生活劳动信息问卷 
根据《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选取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进行问卷编辑，共 4 个项目，

考察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多少，4 个项目的问题分别为：“我每周进行清洁与卫生(清洗自己的鞋

袜、书包；在班级进行大扫除；参加班级卫生值日等)的时间约为多少分钟。”“我每周进行整理与收纳

(整理书包；整理衣柜；清理或处置不用的教科书、衣物等)的时间约为多少分钟。”“我每周进行烹饪与

营养(做简单的饭菜；协助家人完成烹饪)的时间约为多少分钟。”和“我每周进行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认
识使用家庭常用器具，如用洗衣机洗衣服、用电饭煲做饭)的时间约为多少分钟。”要求小学生按照自己

实际情况填出每周具体的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填的分钟数越大，说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越长。在

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0。 
为了调查小学生同伴共同劳动的时间，基本信息问卷增加了家长作答的 1 个项目“您和邻居或朋友

带孩子一起参加劳动(如公益活动、制作食物等)。每周时间约为多少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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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计算各维度的分数，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各变量

间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之后进行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法；使用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 4 和模型 14 分别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数据以 p < 0.05 或 p < 0.01 说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获取数据，可能出现共同方法偏差。为确保数据可使用性，采用 Harman 单因素

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共有 9 个因子

的特征根值均大于 1，且第一个公共因子仅能解释总变异量的 17.318%，低于临界值 40%，说明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5]。 

3.2. 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与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相关分析 

为初步探究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及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关系，对

这些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和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两

两正相关。同时，同伴共同劳动时间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正相关显著。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abor cognition, daily life labor time, 
parental guidance, and peer labor time 
表 1. 小学生劳动认知、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家长引导、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4 

1) 小学生劳动认知 62.55 ± 7.50 —    

2) 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 98.75 ± 65.34 0.18** —   

3) 家长引导频率 40.61 ± 4.73 0.26** 0.14** —  

4) 同伴共同劳动时间 41.95 ± 79.42 0.06 0.16** 0.08 —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3.3. 小学生劳动认知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先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情况下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所有

分析均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重复取样 5000 次，

计算 95%的置信区间，具体结果见表 2。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cognition and daily labor tim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表 2. 劳动认知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预测变量 
日常生活劳动时间 家长引导频率 日常生活劳动时间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劳动认知 0.16 0.05 3.32** 0.26 0.04 5.89** 0.14 0.05 3.05** 

家长引导频率 0.09 0.05 2.02*    0.11 0.05 2.34* 

同伴共同劳动时间       0.23 0.0523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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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家长引导 
× 

同伴共同劳动时间 
      0.17 0.06 2.80** 

R2 0.04 0.07 0.08 

F 10.00** 34.75** 9.92**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参照温忠麟与叶宝娟建议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测步骤[26]，小学生劳动认知显著正向预测小学生日

常生活劳动时间多少(β = 0.16, t = 3.32, p < 0.01)，小学生劳动认知会显著正向预测家长引导频率积极水平

(β = 0.26, t = 5.89, p < 0.01)，且家长引导频率显著正向预测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β = 0.11, t = 2.34, p < 
0.05)。加入家长引导频率后，小学生劳动认知对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预测仍然显著(β = 0.14, t = 3.05, p < 
0.01)，因此，家长引导频率在小学生劳动认知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家长

引导频率与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交互项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预测显著(β = 0.17, t = 2.80, p < 
0.01)，因此，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这一变量调节了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 

为了更清楚了解家长引导频率和同伴共同劳动时间交互效应的实质，根据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取值

进行高低分组(正负一个标准差)作简单斜率检验，考察不同家长引导频率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在不同同伴

共同劳动时间上有何差异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 2。结果显示，当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较少时(−1SD)，家

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效应值为 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7, 0.03]，包含 0，说明

该效应不显著；当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较多时(+1SD)，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效应值

为 0.07，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15]，不包含 0，说明该效应显著。 
 

 
Figure 2. The impact of parental guidance frequency on daily labor time: the mod-
erating effect of peer labor time 
图 2. 家长引导频率对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小学生劳动认知对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家长引导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小学生积极的劳动认知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郭苗苗[27]
研究发现，正确的意识观念引导小学生的劳动行为实践。胡茂林[28]研究发现，劳动认知较消极的小学生，

劳动自主性和坚持性较差，并且日常劳动时间较少。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支持了假设 1。
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家长引导频率在小学生劳动认知和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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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了假设 2。随着家庭教育逐渐重视，不同国家的学者关注家庭劳动教育。在日本家庭教育中，家长

要求儿童自己学洗衣叠衣，并引导儿童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特别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从小养

成他们的良好劳动习惯[29]。同时，日本家长定期与孩子一起参加和完成农作物种植体验活动，引导孩子

习得劳动技能，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念[30]。Hammond 和 Carpendale 的研究表明[31]，儿童参与家务劳动

时，父母加以引导和帮助，影响和促进孩子早期的发展学习。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探究了家长引导对儿童

发展的作用，本研究结果为家长引导的成效提供实证依据。本研究结果发现，当小学生的劳动认知较积

极时，其家长正向引导频率随之增加，从而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增多。小学生由于年龄小，价值

观念还未成型，因此，在关注小学生的日常劳动时，一方面要提升小学生的劳动认知，引导小学生树立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面对日常劳动中小学生存在的困惑时，家长要多加以正向引导、帮

助，从而提高日常生活劳动时间。 

4.2. 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对“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频率→日常生活劳动时间”这一

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相关效应显著，说明与

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越多时，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也越多。可能的原因是，小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

与同伴协作配合、互帮互助，在有同伴激励的外部条件下，可能使他们在劳动实践中掌握劳动技能，收

获劳动成果[32]。同时，当小学生和同伴劳动时，小学生可能观察学习同伴的行为，当同伴的劳动行为得

到肯定时，小学生会模仿学习同伴的劳动行为，不断强化，提高小学生的劳动能力[33]，从而贯彻到日常

生活劳动中，增加劳动实践时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对家长引导频率和小学生

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存在调节作用。以往研究发现，同伴共同劳动实践多，家庭的劳动氛围浓厚，小学生

进行劳动体验的次数相对更多[34]；小学生和同伴劳动时，家长对存在问题加以引导或及时对其良好的劳

动实践给予正向反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35]，提高劳动积极性。本研究结果发现，当同伴共同

劳动时间较多时，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作用显著；当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较少

时，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不显著。此研究结果说明，在同伴群体劳动的影响

下，家长积极引导，提高孩子的劳动兴趣[36]，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起到更好的促进效果。因此，有必

要高度重视同伴共同劳动，增加小学生和同伴共同劳动的体验，让其在合作交流中提升劳动技能、丰富

劳动经历，树立劳动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养成日常生活劳动的习惯。 

4.3.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改进。首先，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自我报告，

未来的研究仍应从多个信息源(教师、同伴)收集数据，更好地测量相关变量。其次，受限于研究条件，本

研究选取了广东省的小学生作为被试，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更多地域和更多小学选择被试，增强样本的代

表性。再次，本研究分析了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频率与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

时间的重要影响，未来将深入探究更多因素对劳动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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